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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拜登政府的数字贸易治理
政策趋向及我国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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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分析拜登总统的党派属性及其在数字贸易治理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本文认为拜登政

府的数字贸易治理政策趋向将呈现出四点特征：第一，更注重美国高科技发展，除加大高新科

技的研发投入外，还会通过“构建国家知识产权规则联盟”和“有选择松动技术出口管制”来捍

卫高科技产业利益。 我国在顶尖科技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将承受更大压力。 第二，积极缔结

《美英自由贸易协定》推动“美式模板”演进升级，打造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黄金标准，其中的金

融科技沙盒创新计划和新兴技术行业标准设定会给中国带来压力。 第三，将借助《数字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ＤＥＰＡ）之壳重返亚太数字贸易治理的引领者地位，我国在亚太的数字贸易治理

影响力将受到抑制。 第四，务实推进 ＷＴＯ 数字贸易谈判，弥合与欧盟在数字服务税、跨境隐私

保护等问题上的间隙，“数字贸易治理地缘政治竞争”和“数字产品及服务对华准入”会成为中

美对抗焦点。 据此，本文提出四点对策建议：提升我国在顶级技术上的自主研发能力；积极开

展数字贸易治理合作和制度协调，部分理性对接“美式模板”；理性深入开放国内数字服务市

场；强化我国在亚太数字贸易治理领域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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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拜登正式宣布就任美国

第 ４６ 任总统。 拜登在党派属性、成长背景、价
值取向、行事风格等方面与特朗普存在明显差

异。 根据拜登的竞选承诺及上任后表现可预

见，通过“规则塑造”重构国际自由秩序、反对单

边遏制和回归多边主义是拜登政府参与全球贸

易治理的基调。 目前全球贸易已历经传统贸

易、价值链贸易，进入到数字贸易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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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全球的数字贸易大国和强国，也是数字

贸易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引领者。 美国政府的

数字贸易政策势必会影响全球数字贸易治理。
另一方面，中国与美国同属全球数字领先经济

体，但中美在支撑数字贸易的产业基础、经济体

制和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广泛且深刻的差异。
继关税贸易战后，数字贸易已成为中美博弈的

主战场。 拜登政府的数字贸易治理政策会如何

影响中美数字贸易战，中国应如何应对，需要未

雨绸缪。 深入把握拜登政府数字贸易政策的发

展特点与趋向，有助于明确中美数字贸易的矛

盾焦点，并为我国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早作

准备。
与本文相关的既有研究主要包括两类。 一

是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的发展研究。 探究

拜登政府期间“美式模板”的发展趋向是本文研

究的要点之一。 整理此类文献旨在厘清数字贸

易规则“美式模板”的演进升级规律及特征，并
基于此评估拜登任内《美英自由贸易协定》成为

更高水准“美式模板”代表的可能性。 追溯至奥

巴马时期，米娅·布里（Ｍｉｒａ Ｂｕｒｒｉ）对该政府对

外缔结的 Ｍｅｇａ－ＦＴＡ 中的数字贸易新议题进行

了总结①。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退出《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ＮＡＦＴＡ）。 周念利等指出在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 ２．０ 版（即《美墨加协定》）谈判中“美式模

板”呈现出内容深化及范围扩展的趋势，“网络

审查和跨境访问限制”、“数据存储强制本地化

要求”等问题是美国的核心关切②。 国外学者沙

梅尔·阿兹梅（Ｓｈａｍｅｌ Ａｚｍｅｈ）认为，“互联网准

入及跨境数据”等是美国对外输出数字产品及

相关服务的重要方式，将“美式模板”扩展适用

符合美国利益③。 目前尚未有学者研究拜登上

台后的“美式模板”或将如何演进。 因此本文拟

尝试基于已有研究以及拜登政府数字贸易治理

现状，对该问题进行解答。 二是对拜登政府贸

易政策的研究。 由于数字贸易政策是贸易政策

的组成部分，本文对拜登政府数字贸易政策研

究必须建立在对其整体贸易政策基调和特征进

行研究的基础之上。 对拜登政府贸易政策新变

化趋势进行预测的文献包括：哈比卜·阿拉姆

（Ｍｄ． Ｈａｂｉｂ Ａｌａｍ）整理了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

倾向，包含其对区域自贸协议、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中国等议题的态度④；国内学者盛斌阐

述了拜登政府的政策趋向，并认为拜登政府大

概率会重返 ＴＰＰ⑤；朱锋对拜登执政后重大国际

问题进行了梳理，包括中美围绕《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的互动前景，分析了

美国对华科技产业政策的立场等，但没有数字

贸易政策的翔实分析⑥。 在此情形下，本文尝试

对拜登政府数字贸易治理政策趋向进行梳理，
并对拜登任内中美在数字贸易领域的焦点矛盾

展开深入分析，旨在给中国参与构建数字贸易

治理提供借鉴参考。

一、拜登政府的数字贸易治理

政策发展趋向

　 　 根据拜登及其团队在参与美国总统大选时

所做表态及执政以来的表现，再结合民主党政

府尤其是拜登担任副总统的奥巴马政府执政的

相关特点，本文将从“科技发展及数字知识产权

政策”、“美式模板演进升级”、“重返亚太数字

贸易治理”、“参与多边数字贸易治理”四个维度

对拜登政府的数字贸易治理政策趋向进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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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科技发展及数字知识产权政策

拜登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大选期间

获得了来自硅谷互联网企业员工 ９８％的政治捐

款。 硅谷和旧金山为代表的湾区向来是民主党

的大本营，支持拜登竞选委员会的前 ７ 名政治

捐款人中，科技公司占据 ５ 席（谷歌、微软、亚马

逊、苹果和脸书）。 从党派属性及个人认知差异

判断，拜登政府对科技发展以及科技发展对于

美国的战略意义与价值会更重视，这至少会体

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国内拜登会积极助推美国高科技

产业发展。 拜登在竞选时将 ５Ｇ、人工智能、生
物技术、先进材料和清洁能源汽车界定为会影

响美国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技术。 拜登高度重视

研发投资的战略意义，其在当选前承诺会延续

奥巴马时代重视研发投入的战略，４ 年内会投入

３０００ 亿美元创新资金，以确保美国在全球创新

中的引领地位。 上任后，拜登在 ３ 月 ３１ 日宣布

了规模为共计 ２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

划，明确其中有 １８００ 亿美元用于投入研发以加

快新兴科技的发展。 ６ 月 ８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

了《２０２１ 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 （ＵＳＩＣＡ），拜登

政府将授权 １９００ 亿美元用于科技领域的支出，
５４０ 亿美元专门用于半导体、微芯片和电信设备

的生产，其中《无尽前沿法案》拨款 ５２０ 亿美元

来应对半导体短缺问题。 此一系列动作均意在

构建“没有中国”（Ｃｈｉｎａ－ｆｒｅｅ）的半导体和其他

具有战略意义产品的科技供应链①。 除此之外，
拜登还会通过改革移民和签证制度来吸纳全球

的高科技人才，并促进美国公民具有平等接受

科技教育的机会。 ５ 月 １０ 日，美国公民与移民

服务局宣布恢复“国际企业家规则”计划，体现

出拜登政府欲吸引世界各地的科技人才以巩固

自身科技领先地位。
第二，拜登将在对外贸易政策议程中赋予

数字贸易更高权重以捍卫美国高科技产业的相

关利益。 目前看，比较明确的至少有两点：一是

拜登政府在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态度会更

加强硬，他曾表明“将尽一切可能对付偷窃美国

知识产权的国家”②。 数字内容产品版权、软件

产品源代码、人工智能算法和密钥等会是拜登

政府的重点保护对象，其可能采取的政策工具

主要是与盟友（尤其是欧盟）合作，以共同“对
抗”中国在数字知识产权领域的“不公平”做法。
如美国—欧盟贸易技术理事会的建立即为典型

案例。 二是为照顾美国高科技产业利益，在技

术贸易与投资管制上，拜登政府会持有选择松

动的态度。 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

曾明确表示“要加强对双向技术投资和贸易的

限制”，但应“有选择地”设限。 对于敏感领域的

中低端技术和其他非敏感技术，拜登政府会适

当放松管制，以确保美国高科技产业的贸易与

投资利益，但针对关乎 ５Ｇ、人工智能等关键领

域的顶级技术，美国仍会保持高度警惕和实施

极端管制。 目前拜登政府已在美国国内采取一

系列法案助推科技发展。 以《２０２１ 美国创新与

竞争法案》（ＵＳＩＣＡ）为例，其作为“一揽子”法案

包含了 １ 个拨款方案和 ４ 个相互独立的法案，
即芯片和 ５Ｇ 紧急拨款方案、《无尽前沿法案》
《２０２１ 年战略竞争法案》 《确保美国未来法案》
及《２０２１ 年应对中国挑战法案》。 这五部法案

之中，部分条款有明确针对中国之意。 对中国

的技术贸易和投资管制的具体工具会比较多元

化，如《无尽前沿法案》强调“禁止向有中国政府

背景的实体提供基站建设许可”、“禁止美国航

空航天局（ＮＡＳＡ）和科技政策办公室与中国公

司开展双边合作”。

１．２　 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的演进升级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美国不断在其主导的

区域贸易协定中推出符合其意志的数字贸易规

则，即数字贸易规则的“美式模板”。 《美韩自由

贸易协定》 （ＫＯＲＵ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ＴＰＰ）、《美墨加协定》 （ＵＳＭＣＡ）分别是数

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第 １．０ 版、第 ２．０ 版和第

７５

①

②

竺彩华、刘让群：“中美博弈对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重构的

影响”，《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第 １－１４ 页。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２０２０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Ｊｕｌｙ ２７，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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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版的代表。 拜登作为“建制派”领袖定将在

任内竭力推动“美式模板”的继续演进升级。 本

文认为，拜登政府将积极推进缔结美英自由贸

易协定（美英 ＦＴＡ），力求为全球数字贸易发展

设定更高标准。 这主要基于如下两方面依据：
一是美英历来是盟友，两国均是世界上重要的

数字贸易大国，且美英双边数字贸易规模较大。
相较欧盟，美英的贸易治理理念更为趋同。 英

国脱欧后，呈现出明显地接受美式数字贸易治

理理念，向美国所主导的区域数字贸易协定或

规则靠拢的趋势。 典型的如英国在脱欧后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明确表示要申请加入 ＣＰＴＰＰ，
英国还可能成为《美墨加协定》的扩围对象，成
为其观察成员方。 二是基于对美英 ＦＴＡ 谈判现

状所做观察，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制度创新元素

值得密切关注①：（１）美英在典型的数字服务市

场（如金融服务、人工智能和专业服务等）上所

做市场准入承诺；（２）美英在强化个人隐私保

护、推进跨境数据流动协调、制定新兴技术（无
人支付、３Ｄ 打印、ｍｅｄｔｅｃｈ、ｆｉｎｔｅｃｈ 等）以及关键

交叉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学习和区块

链等）的行业标准、界定互联网中介责任、促进

中小企业参与数字贸易等方面所做制度创新；
（３）美国预计会加入英国的科技沙盒创新计划，
这一举措体现了美国追求更快的技术创新节

奏，诸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亚太技

术驱动型国家也可能跟随其后；（４）美英会着手

建立数字贸易委员会并常设数字贸易联合理事

会，负责审查美英数字自由贸易协定的执行情

况和对双边数字贸易状况展开评估。 综上所

述，本文认为美英 ＦＴＡ 或将成为继《美墨加协

定》之后雄心水平最高的“美式模板”的代表。
美英 ＦＴＡ 中的数字服务市场准入规则、数据跨

境流动规则、新兴关键技术标准、技术创新以及

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等，会成为拜登政府未来参

与国际数字贸易谈判的参考模板。

１．３　 重返亚太数字贸易治理政策

在特朗普时期，关于美国重返亚太数字贸

易治理的呼声就一直存在。 拜登执政后，美国

政府重回亚太数字贸易治理再次成为焦点问

题。 事实上，在今年 ７ 月中旬，拜登团队的核心

成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政策高级协调

员科特·坎贝尔（Ｋｕｒｔ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对此事已做出

明确表态。 拜登政府会以何种方式重返亚太数

字贸易治理成为新的关键问题。 本文认为拜登

政府重返亚太数字贸易治理会基本上秉持如下

基本策略：（１）该政府会谋求与部分亚太经济体

达成临时适用的“数字贸易部门协议”而非“多
部门的综合贸易协定”的方式重返亚太。 一方

面，这是由于在亚太推出“多部门的综合贸易协

定”难度较大，拜登政府要平衡亚太经济体制造

业、农业、服务业各方利益，在短期内恐难以实

现。 另一方面，“多部门的综合贸易协定”谈判

周期较长，民主党能否连任目前尚不确定，而
“数字贸易部门协议”谈判难度较低，协定的谈

判与签署更容易在其任期内完成。 （２）拜登政

府将借“亚太地区现有数字贸易协定”而非“洽
签新数字贸易协定”的方式重返亚太。 当前亚

太经济体所签署的数字贸易规则雄心水平高低

不一，缔约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导致了不

同协定中的同一承诺对各缔约方的约束力不

一。 换言之，亚太地区数字贸易规则本身具备

着“复杂化”和“碎片化”的特征。 依照上一任

“建制派”领袖奥巴马基于 Ｐ４ 协定打造 ＴＰＰ 的

既往经验看，拜登政府所选的“壳协定”应当满

足下述条件：数字贸易治理理念与美国理念契

合、所涉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潜力较大、最好

不包含大型经济体以确立自己绝对主导的位

置。 基于此本文认为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缔

结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ＤＥＰＡ）或将成

为美国“重返亚太”的依附首选。 因为 ＤＥＰＡ 协

定是模块化设计的，加入者可以选择适当的模

块加入，体现包容开放理念。 另外拜登政府也

有可能通过将数字贸易议题从美新 ＦＴＡ 剥离出

来达成“美新数字贸易协定”再以此为“壳”的

方式来重返亚太，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 ２０２１ 年

８５

① Ｈｅａｔｈｅｒ Ａ． Ｃｏｎｌｅｙ， Ａｌｌｉｅ Ｒｅｎｉｓｏｎ， Ｋａｔｉ Ｓｕｏｍｉｎｅｎ， “ 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ｆｏｒ Ｕ．Ｓ．⁃Ｕ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ＳＩ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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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月已与包括新加坡贸易部长就数字贸易协定

展开了会谈。 综上，无论拜登政府是借 ＤＥＰＡ
还是美新 ＦＴＡ 为壳，都会在亚太推出符合自身

利益诉求的数字贸易协定。 预计数字贸易规则

“美式模板”与“中式模板”将在亚太地区激烈

博弈。

１．４　 多边数字贸易治理政策

特朗普政府处理对外贸易事务时一直奉行

“美国优先”理念，重双边、抑多边，形成了地缘

对抗和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局面。 特朗普

执政时期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近乎跌至零点。
与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是多边主义者，其意识

到民粹主义会给美国带来更深重危害，若任由

民粹主义泛滥，美国国内的对立、分歧甚至撕裂

会更加激化深重，美国苦心经营的后冷战体系

也可能彻底崩溃。 在此情形下，拜登政府实施

团结盟友和重回多边的贸易政策已迫在眉睫。
在数字贸易治理方面，本文认为拜登政府至少

会在如下方面通过主动妥协和让渡利益的方

式，来拉拢盟友关系，以期重振美国在全球多极

化竞争中的大国形象。
一是积极推动目前 ＷＴＯ 框架下的数字贸

易诸边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①。 通过特朗普提

交给 ＷＴＯ 的一系列谈判提案和文案观察，美国

政府在多边数字贸易治理中的要价太高，希望

将《美墨加协定》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在多边进

行扩展适用。 由于拜登政府正意欲部署重返亚

太数字贸易治理引领者地位，目前有英国等经

济体已申请加入 ＣＰＴＰＰ，拜登政府可能会主动

调低在 ＷＴＯ 框架下的谈判要价，着手将 ＣＰＴＰＰ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规则进行多边扩展适用，以
促进 ＷＴＯ 数字贸易诸边谈判尽快取得实质性

进展和恢复美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二是拜登政府将重视跨大西洋关系，弥合

数字贸易治理领域的跨大西洋间隙。 前任总统

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经合组织（ＯＥＣＤ）框架下

的数字税谈判，并针对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

诸国发起了单边“３０１ 调查”。 拜登上台之后，
美国已重返经合组织数字税。 通过拜登政府财

政部部长耶伦的数次表态可看出，在经合组织

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ＢＥＰＳ）的“双支柱谈

判”框架下，拜登政府是希望在与数字服务税相

关的支柱一谈判中做出妥协的方式，来换取其

他成员在支柱二（全球实际有效税率）的谈判中

对美做出让步。 目前该谈判已取得实质性进

展。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 １３６ 个辖区在 Ｇ２０ ／
ＯＥＣＤ 包容性框架第十三次全体成员大会上就

“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 （ＢＥＰＳ）的“双支柱方

案”达成共识，支柱一表明“企业无需在市场国

设立物理存在，便可以一种显著 ／积极且持续的

方式参与市场国的经济生活，从而赚取利润”。
另外作为美欧数字跨境流动协调机制的“隐私

盾协议”已被欧洲法院宣告无效，本文与美国学

者、律师玛丽·科琳（Ｍａｒｙ Ｃｏｌｌｅｅｎ） 的观点一

致，认为美国为了保证跨大西洋数据流动对美

国经济的助推作用，将迅速找到跨境数据传输

的替代法律机制，拜登政府将会积极与欧盟洽

签新的强化版数据跨境流动协议②。

二、拜登政府数字贸易治理政策

对中国的影响

２．１　 中美“数字贸易战”的内容与层次将更加

丰富

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战略不信任，美国两

党均将中国的崛起视作战略威胁。 中美关系在

拜登任内不会有本质改变，遏制中国会是拜登

政府的对华政策底色。 在数字贸易领域，中美

对抗的内容和层次甚至还会更丰富。 在特朗普

任内，中美贸易战以关税贸易战为主体，中美数

字贸易战主要聚焦于两类问题：一是美国发难

中国在数字产业发展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做法

（指责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实施政府补贴等）；二

９５

①

②

Ｗｅｎｄｙ Ｃｕｔｌｅｒ， “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ｓ ｆｏｒ Ｂｉｄｅ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Ｆｏｒｕｍ，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９， ２０２０， ｐａｒａ．４．

Ｍａｒｙ Ｃｏｌｌｅｅｎ， Ｊａｍｅｓ Ｍｅｌｅｎｄｒｅｓ， “Ｇｏ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ｃｈｒｅｍｓ Ｉ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
ｌｅａｓｅ ｏｆ Ｎｅｗ Ｄｒａｆ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Ｊｄｓｕ⁃
ｐｒａ， Ｍａｒｃｈ １９， ２０２１， ｐａｒａ．１１．



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９ 卷

是高新科技领域打压和警惕中国赶超（阻隔中

国 ５Ｇ 产品和服务的对美准入、敏感技术对华出

口管制、收紧关乎高技术和敏感数据的外资安

全审查等）。 在拜登政府任内，中美数字贸易战

在以上层面还会继续发酵。 从《２０２１ 美国创新

与竞争法案》（ＵＳＩＣＡ）可看出，拜登政府十分重

视美国在半导体、５Ｇ 等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且法案字里行间透露着“中国威胁论”。 拜登政

府为维持自身科技地位，拟通过科技局部脱钩

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围追堵截”。 从微中观层面

上讲，华为等中国科技型企业还将继续受到“重
点关照”，“卡脖子”问题依旧是我国科技企业面

临棘手问题之一，科技行业顶尖技术短期内的

发展或将受阻。 宏观层面上看，中国或将面临

“科技产业链去中国化”的威胁，虽然在拜登任

内中美高科技领域全面脱钩不太可能，但在关

键领域顶级技术的局部脱钩会是必然①，同时也

不能排除中美在某些科技领域进行合作，最终

形成“竞合交替、斗而不破”的局面。 总体上拜

登政府实施的“小院高墙”的技术管制战略会让

中美科技博弈持续保持高压态势。 考虑到拜登

政府的“建制派”背景和党派属性，除上述两个

层面之外，中美数字贸易治理博弈还至少会在

另两个层面蔓延和深化。 一是中美数字贸易治

理上的地缘政治竞争。 如前文所述，拜登政府

会努力在跨太平洋的区域数字贸易治理上占据

主导，并谋求在 ＷＴＯ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治理谈

判中充当积极分子，这会严重挤压和抑制中国

的国际治理空间。 作为全球电子商务大国和强

国，中国完全有能力对外输出数字贸易规则的

“中式模板”，可以预见“中式模板”与“美式模

板”的区域与多边尤其是在亚太的冲撞会很激

烈。 二是美国数字产品及服务的对华市场准入

要价。 硅谷云集了全球最具竞争力的数字服务

企业，对于中国的云服务、视听服务、金融信息

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等市场他们觊觎已久。
对于“金主”的诉求，拜登政府会非常重视。
２．２　 我国会面临更高雄心水平美式数字贸易规

则的挑战与冲击

在数字贸易治理问题上，中美可谓亦敌亦

友。 中美同为全球数字经济领先经济体，在数

字贸易治理问题上中美存在一些共同诉求。 但

由于在产业基础、意识形态、安全文化等方面存

在差异，中美在数字贸易治理上也存在分歧。
概括而言，《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美墨加协定》中给中国带来冲击和挑战的

数字贸易规则主要包括：“数字知识产权保护规

则”（源代码非强制本地化等）、“力推跨境数据

流动”、“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规则”、“数字

产品的非歧视性待遇规则”等。 如前文所述，在
英国脱欧后，作为“建制派”精英代表，拜登政府

会通过积极与英国洽签 ＦＴＡ 的方式将数字贸易

规则“美式模板”推向新的第 ３．０ 版。 该 ＦＴＡ 会

从“代表性数字服务市场准入规则”“新兴及交

叉技术（３Ｄ 打印、人工智能等）行业标准设定”
“沙盒创新机制构建”“数字贸易委员会及争端

解决机制设立”等方面来融入彰显美式数字贸

易规则升级趋向的制度创新元素。 对于美英

ＦＴＡ 框架下的这些 “ ＵＳＭＣＡ ＋” 及 “ ＵＳＭＣＡ －
ｅｘｔｒａ”因素，究竟会给中国带来哪些新的挑战与

冲击的确值得深入思考。
第一，美英在金融科技沙盒创新计划方面

开展的合作值得关注。 根据美英 ＦＴＡ 谈判的既

有资料看，基于美英 ＦＴＡ 框架下的金融科技监

管沙盒应用条款，美英两国的初创型科技企业

可以在金融科技沙盒的作用下迅速进入对方市

场，提前开展金融业务拓展。 两国的监管机构

将会监测相应的市场反应并评估风险，然后以

迭代的方式制定最适合的监管规定，其目的旨

在向大西洋两岸提供服务的金融科技公司创造

一个共同市场。 尽管我国也在积极探索运用自

身的金融科技沙盒计划，但潜在的隐患和问题

是，我国的监管沙盒如何与其他国家实现互操

作性。 若无法实现对接，中国的金融高科技企

业在实现业务的跨境扩展时，会面临较高壁垒。
由于美英在 ＦＴＡ 框架下所进行的沙盒创新协调

０６

① 刁大明：“ＣＭＦ 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第 １５ 期）：美国

大选结果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论坛，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第 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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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帮助两国在高科技业务与创新节奏方面更快

更好发展，美英 ＦＴＡ 的金融科技沙盒还会不断

拓展，亚太地区的一些技术驱动性国家（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估计会加入其中，
中国若被排除在外会对中国的金融科技企业跨

境提供服务造成困难和挑战。
第二，在新兴技术和交叉技术领域的行业

标准设定方面对中国的挑战。 从全球范围来

看，新兴技术和交叉技术相关行业尚处于发展

的萌芽阶段，美英两国作为该领域的“先行者”，
对行业标准设定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由于“行
业标准”具有“公共属性”，因此预计美英两国在

制定的行业标准时，将基于自身新兴技术产业

的发展现状，以竭力助推本国企业能够“搭便

车”。 行业标准制定的“高地”被美英两国占领，
我国相关企业会面临较高的“国际标准”成本。
目前我国新兴技术发展相对落后，依照我国行

业标准制定国际标准这一设想较难实现。 倘若

中国在新兴技术和交叉技术领域行业标准设定

时没有“话语权”，则新兴技术相关行业的发展

定将受到阻碍，３Ｄ 打印、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

将面临技术驱动型国家全方位打压。
２．３　 对我国参与亚太数字贸易治理形成阻碍和

威胁

我国作为正在崛起的数字经济大国已主导

并签署了 ＲＣＥＰ、《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

定书》等多项数字贸易协定，且当前我国仍在不

断拓展数字贸易“朋友圈”，并向更高水准的数

字贸易规则“迈进”———我国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正式申请加入 ＣＰＴＰＰ。 一方面，中国加入

ＣＰＴＰＰ 将有助于我国数字贸易加速发展，倒逼

数字贸易相关行业与高国际高标准规则对接；
另一方面，加入 ＣＰＴＰＰ 也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在

亚太地区的数字贸易治理“话语权”。 与此同

时，正如前文所述，拜登政府拟通过借壳《数字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方式“重返亚太”，且美国

也意欲回归 ＣＰＴＰＰ。 中美两国数字贸易治理理

念存在分歧，拜登政府“重返亚太”数字贸易治

理必将导致我国在亚太地区的数字贸易治理

“话语权”削弱。 拜登政府“重返亚太”将会重

构亚太地区的数字贸易治理格局，其对我国的

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１）美国、新加坡

等国家或将成为亚太地区数字贸易的绝对“引
路人”，引领亚太经济体构建可互操作和连通的

数字贸易系统网络，中国倘若被孤立在外，则会

错失数字贸易合作发展黄金阶段，在数字贸易

领域被美国钳制、被其他国家“弯道超车”；（２）
当前亚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尤其是

在新兴技术与交叉技术等领域，而美国在此领

域存在比较优势。 倘若拜登政府就新型技术积

极与亚太经济体展开合作，我国届时很可能被

孤立在外，我国新兴技术的发展定将受到负面

影响，科技企业“卡脖子”问题仍然难以解决，甚
至形成负反馈进而导致恶性循环；（３） 《数字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较有特色的章节是“中小企

业”章，倘若拜登政府基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重返亚太，则预计美国及其拉拢的亚太经

济体中小企业会形成内部圈子，与我国中小企

业参与数字贸易形成直接竞争。
２．４　 在代表性的数字服务市场上中国会面临更

大的开放压力

可数字化的服务业是美国产业的比较优势

所在，促进数字服务的对外输出是美国长期的

重要关切。 特朗普政府曾动用包括国内贸易救

济、双边谈判、发起世贸组织诉讼以及与志同道

合的贸易伙伴进行战略接触等方式，敦促中国

进一步开放服务市场。 虽然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签署的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已为美国金融服务提供了

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但该文本远未完全覆盖

美国对中国服务市场的全部要价。 如前文所

述，数字科技企业作为拜登的“金主”，拜登政府

会更注重向中国施压，会在数字服务市场上争

取更多的准入与准营机会。 如针对互联网支付

服务，拜登政府可能会敦促中国兑现“允许外国

供应商在非歧视的基础上提供该服务”的承诺；
针对金融信息服务业，美国可能要求中国兑现

建立独立监管机构的承诺，允许外国服务提供

商在中国从事本地业务；针对云计算服务，美国

要求允许外资独立提供云服务和获得增值电信

业务经营许可证（ ＩＤＣ 许可证），降低外资资本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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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要求和放开股比限制等。 这些准入和准营的

诉求，一方面会给我国相应服务行业带来较大

的监管压力，另一方面，我国部分企业的利益将

受到外资的“侵害”与“排挤”。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

第一，为应对关键科技领域顶级技术上的

美国封堵，中国要举全国之力甚至不惜重金网

罗全球顶尖人才提升 ５Ｇ、人工智能等领域顶级

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 针对关乎 ５Ｇ、人工智能

关键领域的顶级技术贸易，拜登政府会实施极

端管制。 只要我国国力同美国差距越来越小，
只要我们不放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国“建制

派”对中国的科技打压和战略围堵就不会结

束①。 面对拜登任内中美科技脱钩向关键领域

顶级技术纵深发展的趋势，中国要清醒意识到

５Ｇ、人工智能等领域顶级技术较量是成为决定

中美战略竞争胜负的关键。 因此我国要将提升

这些领域顶级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设定

为国家战略，集中资源加大 ５Ｇ、人工智能等重

大科技创新与自主研发项目的实施和支持力

度，大力推动关键领域顶级技术攻关和突破。
同时在国家高新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

发展试验区等打造相关的示范应用场景，促进

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和产业化。
第二，可基于中美双边投资协定（ＢＩＴ）谈判

框架或构建中美欧三方对话机制与美国开展数

字贸易治理合作和制度协调，并在单边努力理

性对接美式数字贸易规则。 拜登作为“建制派”
精英，“规则塑造”是其处理中美双边关系的重

点。 中美同为全球数字经济领先经济体，中美

是构建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的最大利益攸关

者。 拜登政府是会有意愿在数字贸易治理方面

与中国开展合作的。 目前看中国可基于两个机

制主动做出相关努力。 一是重启中美双边投资

协定谈判。 此时谈判中美贸易协定有些敏感，
为迎合美国国内政治氛围，重启中美双边投资

协定相对可行。 可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中纳入

数字贸易相关议题开展协商。 二是建立中美欧

三方对话机制，就数字贸易中的关键议题（数据

流动、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进行协商。
三方博弈既可避免多边谈判利益匹配困难谈判

无效率的弱点，也能避免中美双边容易陷入零

和博弈的窘境。 况且中美欧三方数字贸易治理

理念与实践既交叉也互补，谈判空间大。 除此，
中国要在国内自贸区等努力理性对接“美式模

板”中一些有利于我国数字贸易和相关产业发

展、有利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创新的制度成分，
如推动建立在数据分类分层分级基础上的跨境

自由流动等。
第三，深入开放国内数字服务市场实现外

资既准入又准营，以此回应美国西海岸数字科

技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重要关切，让中美经济

实质性地深入交织融合。 美国民主党的政治基

础在东西两海岸，对应的是美国金融业和科技

产业的利益。 在特朗普任内达成的中美第一阶

段谈判协定文本中，中国已就开放金融业做出

了较深入和扩展的开放承诺，美国东海岸的产

业利益得到了一定满足。 作为拜登的“金主”，
回应来自西海岸的互联网科技企业的利益成为

主要矛盾。 面对着在云服务、视听服务、金融信

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等领域的开放压力，中
国可在国内自贸区等功能载体中，就深入开放

国内数字服务市场进行尝试，摸索出一些经验。
在审慎做出美资准入承诺的同时，还需优化国

内营商环境，使得美国数字服务提供者能够既

准入又准营，以此让中美经济能够实质性地深

入交织融合。
第四，积极强化中国在亚太数字贸易治理

的影响力并积极与拉美及其他“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开展数字贸易治理合作。 在亚太地区，中
国一方面要追求促成 ＲＣＥＰ 协议的生效实施以

及快速加入 ＣＰＴＰＰ，积极提振和巩固中国在亚

太数字贸易治理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二是在亚

太数字贸易治理博弈中，存在着“美国”、“中

国”、“新加坡”为代表的三股重要力量。 为应对

２６

① Ｊｏｓｅｐｈ Ｒ． Ｂｉｄｅｎ， “ Ｗｈ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Ｍｕｓｔ Ｌｅａｄ Ａｇａ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３， ２０２０， ｐａｒａ．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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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数字贸易治理的地缘政治竞

争，中国有必要在数字贸易治理领域进一步加

强与新加坡开展合作。 虽然中国新加坡已完成

了中新自贸协定的升级谈判，但该协定中的数

字贸易规则还相对不完善，雄心水平也较低。

中国可谋求与新加坡进一步开展数字贸易治理

合作。 此外，中国有必要加强与拉美国家以及

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数字贸易治理合

作，更加重视中式数字贸易治理理念的对外输

出，积极为中美数字贸易博弈预留战略空间。

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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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ｇｙ ｓａｎｄｂｏｘ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ｗｉｌｌ ｐｕ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３） Ｔｈｅ Ｂｉｄｅ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ｖｉａ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ｕｐ⁃
ｐｒｅｓｓｅｄ． ４） Ｉｔ ｉ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ｉｄｅ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ａｋ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Ｗ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Ｕ ｏ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ａｘ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ｋｅｙ ｏｆ Ｓｉｎｏ⁃Ｕ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ｗｉｌｌ ｂｅ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ｆ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１）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
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ｏｐ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２）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ｃ⁃
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ｌｙ． ３） Ｏｐｅ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ｌｙ． 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Ａ⁃
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Ｓｉｎｏ⁃ＵＳ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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